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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閱讀是一切學問的根本，而田野考察則可映證文本之是非訛誤，此次研

習營很完美地體現這兩點，使過去只活在六朝與明清讀本之中的南京，鮮活地呈

現在學員眼前。南京是所有六朝研究者心靈的故鄉，但對於這個故鄉我們對於他

的實質面貌與興衰荒廢認識太少，這次的考察活動中，探訪的京口、丹陽、臺城、

攝山，都扣緊了六朝歷史文化。而秦淮、孝陵等地，更使研究視角貫通了六朝與

明清。「城市空間與歷史記憶」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思考問題的角度，空間的擺設

位置、距離，往往影響了其承載記憶的差別，此次對於攝山與鍾山的考察，對我

而言更是一個重要的啟發。作為南朝帝都，鍾山的空間位置影響了他的歷史記憶，

他不但是個名士郊居之地，也是戰爭要地，因此從歷史記載中，鍾山的記憶是紛

雜多元。另一方面，攝山與建康的距離，則成就了他世外的象徵。從隱士傳統到

佛教文化，與政權若合若離的互動，使攝山的記憶較為單一與完整。這些思考對

於未來論文的寫作都有很多新的助益。 

參與這次研習營要感謝的人太多，感謝李老師、王老師對於整個營隊的精心

策畫，感謝胡老師在南京的付出與奔波，也感謝所有南京營的成員能夠在學問與

感情上有很多的交流。但這次研習營中我特別感謝田野導師張侃老師，張老師的

思維十分靈活，能於既定之文本與史蹟建築之外，探討其背後深層的歷史記憶與

文化。並且擅於引導同學思考，使我時常感到自己困於過去的窠臼之中難以自拔。

例如張老師在延陵季子廟考察之後，能夠從整個村子的形式建制、廟中的石刻碑

銘，結合考察資料中所附載的原始材料，探究一種虛假的歷史記憶如何成為一種

營利手段、以及為什麼需要建造出這種記憶。文學與史學的互涉，是這次研習營

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以研究文學出身，在閱讀史料或考察史蹟時，仍不免難

以卸下文學研究的眼光。張老師活脫的思考以及對於史料的結合應用，正是文史

互證與思考融會的最好案例。藉由張老師的思考討論，不但能對過去的文本有更

深一層的認識，也對傳統一些幾成定論的問題，重新提出思考與質疑。小組討論

更是交會不同意見、激盪思想火花的場域，現下好幾個試圖撰寫的題目，都出於

張老師所帶領的小組討論。討論實在是深入研究的寶庫，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往往因為太過專經，難免死在文獻與二手研究之中，無法

有更深一步的突破與發現。感謝張老師的帶領與第一組成員的討論，因為有你們

的使這次活動更加精采。 

長期以來我一向認為：作為一位學生，我不是一位一流的學生；即使未來有

幸成為一位學人，我也不會是一位一流的學人。我一直有這樣的認知，但此次的



研習營中和許多名師大家的互動，讓我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學」的向度是方方

面面的，埋首讀書是學、和人互動交流也是學；隨時保持積極的求知欲是學、放

下文本走入鄉村，從偶然的交流中認知自己的缺陷也是學；追尋歷史與真理是學、

但假的歷史如何被建構，背後又如何藏著歷史的真實，也是學。如何擺脫自負的

纏累，認清自己再天分與努力上的缺失，能夠更深層的認識自我，以鋪設自己未

來的學術道路，我想是更是一件重要學習的事。作為一位二流學生並不可惜，畢

竟聰明並不決定學術的一切，一位二流學人能夠專心於考證的工作，其成就未必

遜於一流學人。但當一位二流學人不能認清自己，侈言建構、狂稱體系，盲從學

術主流、未能深知自己能耐，而欲塑造出自己的學術傳統，這樣的盲目與狂妄，

恐怕將給學界與自身研究帶來莫大的毀壞。作為一位學生，這次的研習讓我看到

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沒有與人交流的能力、欠缺思考問題的意識、欠缺關懷問題

與文本的熱情，這些缺點同時也是未來改進的目標。 


